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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平

青藏鐵路通車後，已成為目前最熱門的旅遊點，而即將加入行駛的「豪華旅遊列車」更是熱衷旅行的人引頸以待的：其實這類旅遊列車，早在前幾年，名為「新東方快車」的旅遊列車已奔馳在蘭新鐵路及南疆鐵路上了。

蘭新鐵路發自蘭州，經敦煌等地入新疆，沿著天山北麓一直通達阿拉山口岸，若出邊界進入哈薩克斯坦，經中亞可與著名的「東方快車」(Oriental Express)接連穿過歐洲大陸，南疆鐵路從烏魯木齊往西南行駛，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至喀什。這兩線鐵路分別是沿襲古「北、中絲路」建造的，雖然沿途西域時代的綠州、城邦小國如今都已是現代化的都市，而遺址上保留下來的古城、石窟、驛站、燧峰等，有些依然屹立，令人興訪古探幽之情。

絲路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越過中亞西亞至地中海東岸，是古代中國與外部及西方國家文化貿易交流的通道。當時在新疆境內主要有北中南三線絲路，除了北中二線，另一線南絲路是沿崑崙山北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經若羌、和田、莎車至喀什與中絲路交會，中、南二路都要翻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天竺北部〈古印度，現屬巴基斯坦〉。唐玄奘西遊取經，去的時候是走中路，十九年後回程時因高昌政局的變化，而緣南絲路返長安。當年出西域，無論選擇走那一條路。都得要歷經數月或數年頂著烈日炎旱，忍著天寒地凍，憑著雙腿、馬、駱駝穿過一望無際的荒漠鹽鹼灘，翻過重重峻險的冰山雪嶺。而去年此時，我們很幸運的有機會搭乘到有如「遊輪」上的服務和舒適的「新東方快車┘」，「走」完了北、中兩絲路，再從喀什搭巴士「翻」上帕米爾高原，體會一下古代邊防將士及高僧商旅為了使命抱負，是憑著何種強烈的堅忍和毅力來挑戰人類的極限。
清晨，「新東方快車」準時到達喀什車站，照例我們享有「VIP」待遇出站。站前廣場北線和各站一樣，到處都是一群群蹲著、坐在地上的百姓，從內地來做「採棉花」的季節工。新疆棉產量很高，收成時需大量人力，連學校都要放兩週假讓孩子幫忙採，算是作業。採一斤棉花有二元(人民幣)工錢，手快的人一天(日照時間長)多至五十斤，一季下來的所得，在內陸省份過日子，可養一家人過一年了，在中國「採棉花」也成了一個另類名詞。

「不到喀什，等於沒到過新疆」。果然，在市中心廣場阿提嘎爾﹝Id Kah﹞清真寺大門前，望眼四周全是凹眼高鼻的維吾爾族，才發現我們真正是少數的「外國人」。空氣中佈滿了小吃攤傳來的羊肉、孜然、烤饟混成的特殊香味，不由地產生身在異國的感觸。也是喀什一直保留著濃厚的維吾爾傳統文化的風韻而致。

喀什是喀什噶爾的簡稱，在漢代是西域疏勒國，張騫出使西域後屬西域都護府，為漢朝經營西域的大本營。十世紀前以來，西域佛教鼎盛，佔有統治地位，並包容少數的異教者；十世紀信伊斯蘭教的喀喇汗王朝取準噶爾而代之，定喀什為首府，當時並未積極推展伊斯蘭教，直到喀喇汗王朝王子薩圖克為奪取汗位，得到伊斯蘭教的支持，欲以伊斯蘭教嚴格的教規控制王朝而極力推展；他在位四十五年，幾乎全消耗在對付佛教政權的「聖戰」中，喀什成為了政治宗教中心。由於宗教的偏見，悠久歷史的佛教文化、藝術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西域固有的維吾爾文化都添了阿拉伯及波斯文化。

到了喀什，阿提嘎爾清真寺及香妃墓是不可錯過的景點。阿提嘎爾清真寺是中國最大的清真寺，初建於一四四二年，幾經修護擴建才成為現在的規模和氣勢。每天來禮拜的教徒有二、三千人，莊重禮拜有六至七千人，節慶大禮拜來自各國的信徒高達十萬人之多，擠滿門外大廣場。清真寺一般不許女人入內，但是經濟掛帥的年頭，為增加經費賣票開放觀光，只要有門票，男女平等。一位團友牽著太太的手進門，收費員眼睛冒火地衝出票亭，幾乎氣得要打人的大吼大喊，我們專攻「維」語的地陪「格格」(滿族正黃旗出身，我們送她的封號)趕忙解圍，原來在寺內男女牽手是有罪的。

清真寺院中古木參天，建築由禮拜堂、教經堂、門樓等組合，佔地很大，有宣禮塔，寺中阿訇每日三次上塔高聲呼叫信徒前來禮拜。進入廊檐一律脫鞋，禮拜堂分內外二殿，主殿正牆中有龕，是「大毛拉」誦經處。殿內屋頂、支柱都是精美的木雕及彩繪的可蘭經故事及代表性的圖案。教經堂36間，據說信徒們家中的男孩，自小放學後都必須去讀經。出了清真寺，等其他團友集合時的空檔，在廣場旁找到一家賣英吉莎小刀的店，趕忙拉著「格格」進去，選貨、殺價、包裝帶交郵十來分鐘搞定，這是經常旅行練出來的本事。

香妃，這位傳奇性的女子，到底是虛擬的還真有其人？在她的故鄉找到答案。香妃就是乾隆的「容妃」，所謂身有異香，是她從小喜歡用沙棗花(一種野生小棗)浸水中沐浴而生的香氣。「容妃」原名買木然，攸孜木，屬於和卓(穆罕默德後嗣)阿帕霍加家族，因叔叔、哥哥隨清軍平回亂有功，被皇帝賜全家進京居住，後被選為妃，在宮中生活二十八年，五十三歲去世，葬清東陵。她的族人紀念她照顧族人的貢獻，特在家族墓陵設衣冠塚，由於香妃故事，阿帕霍加家族墓被世人稱為香妃墓。香妃墓所在的墓室是一幢綠色玻璃磚貼面的建築、圓頂拱檐，富麗堂皇又不失莊嚴。墓室一進門就是一米高的平台，排列著阿帕霍加家族三代大大小小數十個半圓筒狀的墓丘，外罩鮮艷布料，香妃的那座在平台右後方，除紅色罩布還加上一朵彩帶花。另有一說，因墓園所在地叫浩罕村，浩罕今屬烏茲別克，她可能來自烏茲別克。

離開香妃墓，簡單地用了午餐，立刻準備「上」帕米爾高原。首先要辦理入山旅遊許可；全團除了我和龔望，全用「台胞證」，他們很快就辦妥，我倆因持美國護照被打回票，只見「格格」為我們不斷地打手機找門路，終於找到「美籍華人」也是「中國人」的藉口而通關，可見在新疆做導遊，還要有不凡的背景才行。巴士穿過市區，在市郊最後一個傳統市場邊停下，導遊在路邊堆成小山的哈密瓜挑了幾個，又買了一疊烤饟帶上車。出了喀什，上了中巴公路就進入帕米爾高原界了。

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是天山、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及印度的興都庫什山交匯構成的「山結」，所以被稱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三千米，最高點是「紅其拉甫山口」近四千八百米高。所以穿梭其間的中巴公路有「帕米爾之路」之稱。它的中國段從喀什至「紅其拉甫山口」全長四百一十五公里，到我們打尖的賓館所在地，「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區」的縣城「塔什庫爾干」有三百一十四公里，預計車程費時六小時。過了最後的綠洲「疏附」不久就到了「紅其拉甫口岸」檢查站，旅客魚貫而入核查證件。關口檢查員拿著我那本沒一個中文字的護照翻了又翻，問道：「這真是美國護照嗎？」

通過驗證的手續，大家上車繼續前進。不到一小時就進入了第一個景點區——屬於崑崙山脈公格爾系的「蓋孜峽谷」。遠遠看過去，公路在狹窄的小山谷曲折的爬升，像似一架傾斜的雲梯搭在峻嶺之間。山崖峭壁巍峨崢嶙，湍急的「蓋孜河」奔騰沖落，水聲咆哮如雷，路愈走愈險，景色也愈雄壯奇偉又多姿。「崑崙山」這三個字，以前已不知有多少遍曾出現在我唸過的課本或讀過的閒書裡，在我腦海中的印象是那麼地遙不可及，莊嚴又神秘，當身已在其中，幾乎伸手可及，心中掀起一股無可言狀的興奮和激動，暗暗地唸著：「真不虛此行。」達到峽頂，在河對岸「柯爾克孜」族的牧場邊上，看到三間廢傾的石屋，這裡是漢代驛站的遺址，據考證，當時可供數十人歇息過夜，避風遮雨。經幾番迴轉地越過了峽頂，迎面而來的群峰重嶺中，霍然聳立著一座金字塔型的雪峰，這就是帕米爾高原第一高峰，海拔七千七百一十九米高的「公格爾峰」，由於它的山勢徒峭險惡，很難攀登，在它西南邊是「公格爾九別峰」，標高七千五百九十九米是高原的第二高峰，兩峰的山體實質是相連的；第三高峰是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慕士塔格峰」，這三個高峰組成了帕米爾高原的極高峰山區。高峰山面雪量大，積雪量可觀，是現代冰川的大本營；尤其是「慕士塔格峰」，山頂上就有三十多條平頂冰川，遠望如白髮老人而獲「冰山之父」之名，從它連年不斷的流下的冰磧就形成山下的冰川湖。

[image: image4.wmf]出了峽谷，越過一片戈壁荒漠，再穿過一個山口，到了「布倫口」的沙湖。面積不大的沙湖「貼」在公路邊，湖水清澄可見到湖底的沙粒，每逢冬季烈風，就會將湖底的細沙掀出水面，吹送到對岸上，日積月累地形成了白沙山。在晴朗的好天氣時，白沙山倒影映在水面，明澈如鏡，傳說沙湖就是西遊記裡提到的「流沙河」。繞過白沙山，從公路上可見到一大片墨綠的湖水，是最美的景點——喀拉庫湖的一角，海拔三千六百米，湖面有十平方公里，在慕士塔格峰下，帕米爾高原上最大的「蘇巴什草原」上，它是一個典型的冰川湖，湖深水色墨綠，湖岸四周濕地廣闊，水草茂盛，是「柯爾克孜」族最優良的牧場。由於需要趕路，僅在路邊拍了幾張照片就上車了。從此以後的路段有多處都正在維修，必須在乾枯河床上繞道行駛，十分顛簸，車速不得不減慢，結果六小時的路程走了八個小時多，到了塔什庫爾干幾乎是摸著黑進城，晚飯也成了夜宵。

「塔什庫爾干」的意思是「石頭城」，因為它的古城城基是用石塊砌成而得名，地勢海拔三千二百四十米，為西域三十六國的蒲犛國，因地位於古道要衝，馬可孛羅、玄奘都曾在此地留下足跡，現在的新城是在古城邊修建的。居民除了少許漢人幾乎都是高原民族塔吉克族，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通維吾爾語也信伊斯蘭教，但宗教活動較少，清真寺也少，不封齋不朝覲，只要在節日禮拜；世代都居住在高原上過著游牧生活，自稱是雄鷹的傳人，是離太陽最近的人們。塔吉克人相貌輪廓深刻，品性敦厚重禮儀，很好，並有路不拾遺之風。男子喜穿無領對襟長外套，腰繫皮帶掛小刀，女性服飾喜豔麗色彩，以紅色為主，而都喜歡穿紅色長統靴，男性靴鞋尖翹起。由於民族人口稀少，期盼人丁興旺，特別注重婚禮；一家喜事全村共慶，一連熱鬧三天，一系列禮儀外，尚舉行賽馬、叼羊、歌舞等活動；既為鷹的傳人，他們的舞蹈是仿老鷹飛翔展示的各種姿態的鷹舞，有單人舞及雙人舞。

在塔什庫爾干的第二天，上午的行程是參觀石頭城及民訪，下午是「重頭戲」，「登」上帕米爾高原的最高點——紅其拉甫山口海拔(約四千八百米)。石頭城的遺址在現今縣城北一百米處，近方形，周長一千三百多米，尤其地勢險要，城雖小卻有漢、唐、元、清各朝代在此設「駐地」或「廳」「縣」，並曾幾度修護、增建。現時所見到的遺址大概是清代所建的，城牆、城垛、城門等都保存完好，依稀可想像出當年小城的風貌。下了石頭城，轉進一片綠油油的田裡，去拜訪這片田地的主人，主人的屋舍是標準塔吉克式，因缺乏木料，就地取材用石頭疊砌，很厚實；屋內也很寬敞有天窗採光，土炕是全家人的「床」，也是客廳。男主人有正當職業，女主人持家，由於很好客，早已在炕上鋪了幾塊桌布，桌布上都已擺滿了乾果、油饊、烤饟、乳酪，男主人還親自示範塔吉克鷹舞的跳法。雖然點心不太合我們的口味，氣氛倒是很熱鬧，一大票老中紛紛下炕，學鷹舞，卻扮鷹不成，倒像百鳥在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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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的午餐以補昨夜誤了的晚餐，酒足飯飽整裝待發。一上車，大家就互相問：「有沒有喝紅景天？」其實我早已按臨行前家庭醫生所囑，服下了防「高山症」的藥。巴士吃力地盤旋而上，翻過一頭又一頭的山峰，地勢越來越高了，超過標高四千米的山坡和草原上，不僅是塔吉克人放牧的牦牛、羊、馬，不時還會看見三、五成群可愛的金黃色小旱瀨。迎面而來的是正下山的貨櫃車一輛又一輛地錯車而去，不知是中午吃得太飽，還是高山空氣稀薄，車內的人漸漸地都打起了盹。「格格」一聲：「到了。」驚醒「盹」中人，抬頭一看，一面五星紅旗正在前上方飄揚著，這是中國的邊防紅其拉甫口瞭望站。幾步之遠的土坡上有一九八二年豎立的界碑，上有兩個大紅字「中國」，順著界碑再往前走一小段路，就可能碰到滿臉鬍鬚的巴基斯坦邊防衛兵，到了巴基斯坦國境了。此處是中巴公路(也是三一四國道)的中國段終點。這裡因為海拔高，氣溫很低，尤其是冬季的氣候寒冷惡劣，每年十月就大雪封山。在颼颼冷風裡，雖然腳步放得極慢，身體卻依然有輕飄飄的感覺，若動作稍大些，立即會覺得氣悶。站在界碑邊，放眼四周環抱的雪嶺冰峰，似乎和我們平行一般高，我們已是離太陽最近的人們了。下了紅其拉甫山口正是晚餐時間，發現同團中有高山症反應的，竟是身強力壯型的人，我這位老病號都絲毫未損全身而退，証實了預防勝於治療，對計劃將來去青海西藏旅遊更加有信心了。

因為路況不好較費時，回程到喀什就提早在天尚未亮就出發。走到那段崎嶇坑坷的公路，看清楚修路的情形，了解到這些築路工才是開發新疆(甚至整個大西北)最偉大的無名英雄。他們經年累月在人煙不見的荒漠高原上，甚至大風大雪下工作生活著，更要隨時跟惡劣的自然災害抗爭；一場沙塵暴或一陣暴雨都可能將他們一日復一日曾經流汗滴血建好的鐵道公路化為烏有，他們必須不分日夜，分秒必爭地搶救修護，保全自己千辛萬苦得來的成果。來自甘、陜、豫、川等省的築路工人中，以四川人最多，最能適應高原環境，幾乎是兩、三年才能回家一趟，而且很多都是父子、兄弟或親戚結伴出來工作的。

正午，恰好到達前天過門而未入的喀拉庫勒湖。進入湖區營門，繞著湖邊走了幾分鐘才看到裡面是別有天地。這裡已經開發為休閒渡假區，可以騎馬、騎駱駝、釣魚泛舟，還有幾間柯爾克孜族的氈房出租提供過夜。山坡上有一幢相當寬敞的餐廳供應餐點，大堂向湖的那面牆全是大玻璃窗，窗外有觀景的陽台，在這裡進餐、喝茶或小酌同時還可以欣賞湖光山色；雪山環抱，薄雲飄飄，雪峰倒影於湖面，慴慴生輝如明鏡，湖畔茵草青青，牛羊點點漫野，景色綺麗如圖畫。有人說：「進了帕米爾高原，有種猶如登上天際的感受」真的身有同感。

回到喀什，餘猶未盡，繼續兩天前的「觀光」。自古這裡就是絲路商貿交通的重鎮，東往西來的貨物也常在此集散而行成的「集市」，就是維吾爾語的「巴札」。長久以來在喀什的「巴札」早已經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而且遍及全市大街小巷，各有其風格；貨品從本地手工藝到舶來時尚服飾，自家種的鮮果菜蔬到牛羊馬驢，應有盡有，因此喀什獲有「巴札王國」之稱。此地最大的巴札是每星期五的「巴札日」在市郊吐曼河邊舉行；趕來的人可達十多萬，車水馬龍，人潮湧動，產品有吃、穿、用等等，甚至精品手飾珠寶，範圍之廣可為奇觀。可惜我們回來的那天已是星期六，錯過了機會，只好去參觀城中的「安江巴札」。「安江巴札」號稱「香港巴札」，貨品時尚精緻，有五千多個攤位，除了傳統的手工藝品及服裝乾果，這裡的時裝果然與廣州同步，是外國旅客最喜歡的購物地方。近幾年來，在喀什，由於能源的需求，和鄰近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等國在石油、煤、棉花等的交易量已破有史的紀錄。鐵路、公路及國際機場的修建，對國內外的交通暢流無阻，帶進來很多的貿易或投資的商旅，此地目前可說是商機處處經濟蓬甦，進而整個城市開發也日新月異，似乎已脫離不久之前還如十三世紀馬可孛羅當時所見到的「泥屋土道」，「睡」著了的古城的形象。

臨別喀什，有「烤全羊」宴款待；晚宴設在葡萄棚下，幾張大圓桌圍在舞台及台下舖著墊子的舞池的三邊，桌上都已擺上瓜子、葡萄乾、哈密瓜等及汽水啤酒。今晚的菜單除了每餐必有的新疆手抓飯、手抓羊及羊肉串，和漢人的大盤雞等等，烤全羊就是壓軸菜了。上菜和音樂同起，三位維吾爾歌手輪流唱著高亢悠揚的歌聲，從歌曲及音樂中可體會出維吾爾族文化已涵蘊了伊斯蘭、印度及中國等文化之蒼萃。歌聲中，大師傅緩緩的推出頭上綁著紅彩帶、口中含著樹枝，已被烤得金黃滴油的全羊。按風俗第一刀必須由客人動刀，事先導遊已經指派我老公為團代表。雖然一連十多天的「羊肉」，我已經吃怕了，但看到烤羊黃脆脆的皮，不由食指大動，乘老公正要起身前去，低聲跟他說：「切一片最脆的皮給我。」

當烤羊被我們吃的只剩骨架時，歌手退場，出來的是四對維吾爾族俊男美女，身穿維族傳統舞衣，跟著輕快的音樂踩著舞步，無論身體的擺動、手勢的變化，都表達出無盡的情意，尤其是女孩們婀娜多姿的身段，似水般柔情的迷人。二、三支舞後，小伙子退場，四位美麗似花的姑娘邀來賓共舞，地陪「格格」一馬當先地下了場，我看著頂著一頭金髮、一身「辣妹」裝的「格格」手舞足蹈的舞姿，不禁問到：「格格，妳在蹦Ｄ(Disco)嗎？」話剛說完，老公也被拖下場，他一時想不起如何下腳，我靈機一轉地獻計：「跳三步吉力巴。」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別快，天已漸暗（晚上九點多），我們該上火車往回程走了，「新東方列車」送到庫爾勒，就要跟我們說「再見」，南絲路遊也就此落幕了，而「新疆絲路深度遊」的最後重頭戲——乘越野車(SUV)「縱貫南北天山」才剛開鑼。
哥德式建築與藝術
楊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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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大陸旅遊時，除了驚嘆他們建築的輝宏壯麗外，深入的研究和欣賞他們的建築藝術之美，也是旅遊的樂趣之一。

哥德式建築的感動

巴黎聖母院是哥德式建築最著名也最典型的代表，我永遠都無法忘懷第一次走入此哥德教堂那種震撼的感覺。那是一個巴黎的午後，當大家隨著眾多遊客，由外面的朗朗紅塵魚貫而入，神奇的是踏入大門的一剎那，就有種奇異的氣息立刻吸付住每個人的感知，那是一條不知盡頭的長長大廳，遠近點了許多黃色蠟燭，屋頂是不可思議高聳入雲霄的傘狀天花，而周圍從上到下透過無數的花窗玻璃，閃爍著五彩斑斕的神秘光輝，一時之間，使人有種莫名的感動，好像此身已在凡塵之外，而天國就近在咫尺。

哥德式建築的由來

所謂「哥德人」是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當時由於武功強盛，席捲了羅馬帝國，文藝復興時期，以藝術正統自居的義大利建築師瓦沙利，用「哥德式」諷刺其建築為野蠻民族所建造，不合古典風格，當時實含有輕蔑之意。但是哥德式建築繼而傳至英國、歐洲大陸以及近東，全盛於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成為整個歐洲大陸普遍的建築風格，到十五世紀因文藝復興而式微。當它風行於歐洲時期，被稱為現代式或法蘭西式風格。而且十九世紀以後，哥德式建築被推崇為中世紀基督教建築的高峰，再無絲毫貶損之意。

哥德式建築的結構

哥德式建築是由仿羅馬式建築演變而來。仿羅馬式建築採用圓拱、厚牆、方形平面開間，建築物笨重而陰暗。哥德式建築的典型特徵是尖拱、拱肋、飛扶壁和彩繪玻璃。由於尖拱的應用，尖拱的高與寬之比不受限制，在不同的跨度上，都可造成等高的拱頂。而穹窿造法變為自由，它所生的直壓力和推力，由拱肋集聚於數點，經由柱子、扶壁或半拱，與外柱構成的飛扶壁傳至於地。這些尖拱、拱肋、柱子和扶壁，砌造成整體的骨架結構，使垂直壓力、推力和反推力達成平衡，這在工程結構上是一種空前的發展。

內部的彩繪玻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進門口的上部，通常是以複雜的圓形構圖，所裝飾成的大型玫瑰花窗。第二類是在周邊高窗上，以聖母或使徒等人的長形獨身像為主的彩色玻璃。第三類是位在地面樓層上的彩繪玻璃，多以聖經內容為題材的故事。這種延綿四周的彩色玻璃，當陽光從外面流瀉進來，透過色彩繽紛的視覺效應，營造出聖潔而非人間的莊嚴氣氛。

石造聖經

哥德式建築的整體外觀，有高聳的塔台、飛揚的尖塔，以及線條流暢的飛扶壁，和無以數計的聖經人物浮雕，僅聖母院西門牆拱門上的雕像，就有千餘人，手工繁複而細緻；由於哥德時期的石造技術十分發達，又將很多象徵聖像的圖案融入到教堂設計中，因此哥德式教堂又被稱為「石造的聖經」或「石造的百科全書」。

哥德式建築的狂熱

在哥德式建築的全盛時期，其風格已發展到巔峰，不但技術熟練、裝飾華麗，而且哥德式風格連帶的普及於雕刻、繪畫等的各種藝術形式上。每個城市都傾全力，結合雕工、石匠、木匠、金屬工，來打造象徵其城鎮地位、財力與虔誠奉獻的神聖殿堂。當時由於人們對高度的狂熱追求和好勝心的驅使，法國北部以及隨後全歐洲的建築師們，開始了向高處征服的競賽，每個新建的教堂拱頂都比前一個教堂更高上幾公尺。終於在1284年在Beauvais發生了最高拱頂戲劇性崩塌的意外，才紀錄了哥德式建築的高度極限。

浪漫和懷古情懷再創風華

哥德式建築雖因文藝復興式建築興起而衰弱，但在英國，哥德式風格從未被完全遺棄；它比法國晚數十年，在結構上和裝飾上不像法國的墨守成規，而大量利用縱線與橫線的垂直交叉，產生了四平八穩和雍容大器的另類哥德式風格。由於浪漫情懷和懷古的熱潮，1760至1880年間，哥德式又在英國復興，繼而興建了許多哥德式教堂、住宅以及公共建築，其中以英國國會大廈、倫敦橋為最著名。哥德式教堂隨後擴展到每一個有基督教信仰的地區，但因功能和當地民情的不同，而發展出其他各具特色的不同風貌。在1800至1880年間也流行於美國，紐約的聖約翰教堂是其中之一。在台灣則有極具歷史價值，位於高雄苓雅的玫瑰聖母主教座堂。

精神信仰的無比力量

對哥德教堂的感動，實際上是對其精神信仰的深深感動。這種精神信仰創造了如此龐大的技術工程，如此輝煌的藝術領域，所使用的建材，雖然都只是無生命的物體，但它們屹立於那已有好幾個世紀，所呈現給世人的絕代風貌，卻是來自建築者精神力量的無窮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比你我的有限生命還要長遠還要堅強。

有好文章和千橡的朋友們分享嗎？	想試一試展示自己寫作的才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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